菩薩道之離合


果煜法師

菩薩道之離合
今天要講的是「菩薩道之離合」，首先解釋這題目。菩薩道，諸位都聽得很多了，所以不用再解釋。故再解釋「離合」。

釋 題
離者，雖傳統所說，但不以為然
合者，雖傳統所未說，宜加以補充也
離者，以菩薩道在佛教裡，已講了一千多年。雖未必所有的講法都相同，但還是有傳統上較一致的說法。有些說法，以我個人的理解、體會，卻不太以為然。故把這些不以為然的部分，提出來且加以澄清，這即是「離者」。至於「合者」，也有一部分雖傳統上所未說，但我覺得還是宜加以補充的，即是「合者」也。

所以這主題，比較上是屬於思想性的問題，而非禪修的方法。而且，除非你對傳統所講的菩薩道有相當的涉獵，再聽這題目，感受才會比較深。

緣 起
青海禪修時的心得

讀印順法師《菩薩心行要略》之感想
其次講到緣起，我前幾個月在青海禪修一段時間後，對菩薩道在思想上有些突破和整合。所以，願提出來跟大家報告、分享。

第二是我回國後，剛好有人送我這本書－《菩薩心行要略》，這是在印順法師百年誕辰紀念時，由弟子從他書裡，把有關菩薩道的部分摘要、整理，而出版了這本書。

於是，以我青海的禪修心得，再加上《菩薩心行要略》的讀後感想，就成為這次演講的綱要。
學佛三要
信願、慈悲、智慧
首先講到學佛三要，這是印順法師再三提到的。學佛總共有三種最根本的法門：第一是信願法門，我們今天願意來親近三寶，修學佛法，當然是對學佛、對修行，有基本的信願。然此信願，是比較內在的；不必有一定的形式。

但在佛教裡，卻以另一種較偏外相形式的為信願。比如每天誦經，不管誦的是《普門品》、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地藏經》或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等都屬之。把誦經當定課，這樣的修行法門，依我的分類，乃是信願法門也。
也有些人不是誦經，而是持名念佛，不管念的是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，或地藏菩薩等都屬之。這依我的分類，也是歸在信願法門。所以，偏於外在形式、有形有相，甚至有儀軌的，都稱為「信願法門」。

第二為慈悲，相信這點，各位已聽得很多。但等一下，我還會提出檢點與澄清。

第三是智慧，大家都知道：佛教與其他宗教最大不同處，乃佛教是以智慧為前導，而其他宗教卻以信仰為前提。

大般若經
一切智智心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。
在《菩薩心行要略》中，除了學佛三要外，也把般若經的三句話，作為統綱：

第一、「一切智智心相應作意」。所謂「一切智智心」，用較通俗的話來講，就是成就最崇高、最圓滿的智慧。「相應作意」是說：以相應於一切智智心來作意。故「作意」者，即像平常所謂的「發心」。發此意願，而希望我們將來能成就一切智智心─即最崇高、最圓滿的智慧。這即是「一切智智心相應作意」也。

其次、「大悲為上首」，何謂大悲呢？1.對象是無限的。一般人其實也有仁愛之心，但對象就很有限了。或只限於自己的眷屬、朋友，或只限於認識的、相關的族群；至於其他者就不然。而真正的大悲，則須對一切人、一切眾生，都具同樣的慈悲。2.心量也是無限的。有些人雖也願意對別人慈悲，但得以「保護自己的利益」為前提，否則就無法慈悲了。而大悲者，絕不會在意是否跟自己的利益衝突。

第三、「無所得為方便」，為什麼是「無所得」呢？因為學佛修行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消除我們對一切法的執著。故如在修學的過程中，自以為有所得，實乃再增加另外的執著也。而原來的執著，是否已完全捨掉了呢？也不見得！於是，自以為佛法學得很好，其實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！

因此，要以「無所得」為方便，才能消除對外、對內的一切執著。這內外皆捨，才能與解脫道相應也。所以「以無所得為方便」，也是佛教與其他宗教最大不同處。故不只「以無所得為方便」，而且「以無所得為究竟」也。

對 照
信願─一切智智心相應作意
慈悲─大悲為上首

智慧─無所得為方便
於是乎，如將「學佛三要」，對照於《大般若經》的三統綱，更可意會其弦外之義。

首先，信願乃對照於「一切智智心相應作意」。即以信願為基礎，而漸成就一切智智心也。慈悲，則對照於「大悲為上首」。最後，要證得「無所得」，才能有智慧也。

這對照下來，其實就是菩薩道的總綱。以下我們再詳細解釋：云何為信願、慈悲跟智慧？

信 願
發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，簡稱為：發菩提心
信願，即相應於一切智智心而作意─乃希望自己能成就最崇高、最圓滿的智慧。這在經典上，即是謂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。譯成中文，即是發「無上正等正覺」之心。已完成最高的覺悟，這稱為「無上」。至於「正等正覺」，真正的覺悟乃要跟諸法實相相應，才稱為正等正覺。就像科學上的定理，都要能以實驗作證明，才能確認。

因此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，即是「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」，這句子稍嫌長，後來就簡稱為「發菩提心」；甚至更簡稱為「發心」。

然很多人已忘掉「發菩提心」的本意，於是在道場中，便經常有人勸發心：「現在有事情沒人做，大家要多發心！」甚至說：「飯菜未吃完，大家要發心吃！」真是每況愈下！

總而言之，信願法門乃是對「求最崇高、最圓滿的覺悟」有相當的信心與意願，更因此而精進，才稱為「信願法門」。

利他之心
菩提，本是覺悟之意；後被釋為：利他之心、成佛之心
為能真利益眾生，必得先成佛
因此，這「利」乃指法益，而非俗利也

但求覺悟的本意，卻被輕忽淡化了

菩提，本是「覺悟」的意思。故發菩提心，即是發求覺悟之心。可是後來卻把菩提心，說成「利他」之心；甚至被說是「成佛」之心。

為什麼會被說成利他之心和成佛之心呢？因為要真正去利益眾生，首先就得幫他離苦得樂。而眾生為何苦呢？乃為內在中有太多的無明與疑惑。所以要利益眾生，就得給他法益；而要給眾生法益，就得我們先受法益、先覺悟、先成佛也。

雖解釋了，為什麼要利他，必須先成佛。但這跟「求覺悟」的本意，其實還是有點距離。因為一般人未必是從「覺悟」裡，去意會成佛的。

利他之心，說來好聽，但不實際
如我見仍堅固如山，而奢言利他者，亦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
下面我們再來審視利他之心。把發菩提心，說成利他之心，很多人聽起來會覺得很感動。因為社會之所以這麼亂，乃為大眾都以「利益自己」為前提，而不惜爭來鬥去。所以，若人人都存利他之心，就能改善社會風氣也。

但事實上，不容易！因為每個人雖都希望別人好；可是得先確認一個前提：就是不會妨礙到我的利益。所以，一般人不是不想利他，而是為「我見」太重，而顧不了別人爾！

因此，只要我見還很堅固，再三勸他要發利他的心，事實上，是沒有用的。除非我們能用佛法，去消除他的我見；不然只強調利他之心，便只是一種冠冕堂皇的口號而已！

這就如「存好心、說好話、作好事」等，只適宜貼來作標語，而不能改善社會風氣

像現在，走到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標語「存好心，說好話，作好事」。雖到處貼來貼去，而整個社會風氣有沒有改善呢？我覺得沒有！每天看報紙、電視，還都是醜惡的新聞、扭曲的心態，上至衙門大官，下至升斗百姓，還都依然故我！

所以，這「存好心，說好話，作好事」的標語，只是大人們拿來作官樣文章用的！是媚世之文，而非淑世之行，因此不能改善社會風氣。因未把真正的心結化解也。

中道見
既自利也利人，才是中道見
平等互惠，或稱為「雙贏」
其次，只是奢言利他，也是屬於偏端。因為從「中道」思想來看，既損人利己是偏端，損己利人也是偏端。故要自利、利人，自覺、覺他，才合乎中道。

現在有些人因視野已比較遼闊，故智慧也相對高明，所以就強調：當「互惠」，或稱為「雙贏」。故互惠或雙贏，這才是中道見。不只在世間法上，易溝通協調。在佛法上，也才能落實而圓滿。故一味地強調利他之心，既屬偏見，也不識時務！

成 佛
外相的佛，如法王，或僧團的領導者
內性的佛，乃指見性覺悟之意
至於把菩提心，說成「成佛之心」！一般人對「什麼是佛」，都搞不清楚，叫他如何發心呢？

以凡夫眾生，多從相上，去尋思「成佛」之意；於是就把佛當作世間最偉大、最尊貴的去意會。就像若問：「世間最偉大、最尊貴的是什麼人？」一般人都會答說：「是王也！」王是一切人中最高貴的，所以我們還以「法王」來稱呼佛也。

或者很多人以為在僧團裡，當會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導者，這即是佛，即是法王。其實真正的佛，乃當完成「內在的覺悟」，才能成佛的。當初釋迦牟尼於菩提樹下修定參禪時，他還不是佛，但當他頓悟後，就成佛矣！

而一般人，多不從「內在的覺悟」去意會成佛之意。而是從外在的思考方式，來意會成佛之意。比如賺錢，慢慢賺，愈賺愈多；到最後，就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同理修行，要慢慢修；既修福，也修慧。修到那天圓滿了，就究竟成佛矣！ 

在菩薩道中，還把成佛，分得更細：有所謂十地，從初地、二地、一直到十地，才圓滿成佛。而初地名「歡喜地」，十地為「法雲地」等，名字還都不一樣。反正，就像爬樓梯一般，一層層往上爬，爬到最後才圓滿成佛。甚至在《華嚴經》裡乃講得更多，有所謂五十三位，從十信、十住、十行到等覺、妙覺；乃把成佛，愈描愈外在去了！

這也就說，雖一般人都是從外在的思考方式去意會成佛。但事實上，成佛當從內在去完成的。完成什麼呢？完成見性和覺悟。於是乎，為了完成見性和覺悟；就必須有「信願」的基礎。

佛與疑情
佛者，覺悟也。而覺悟者，從疑而有
所謂「小疑小悟、大疑大悟、不疑不悟」也
所以，我們今天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信願。因為信願，雖說是對佛法有信願，對求覺悟有信願。但覺悟，又從何而有呢？從疑而有！這是禪宗的講法。如禪宗常云「小疑小悟、大疑大悟、不疑不悟」。因有疑情，順此而參，才可能覺悟。反之，或終生不疑，或雖疑而不參，就不可能覺悟。

所以，很多人雖都想學禪，也想參話頭。但是尋思了很久，卻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疑情！於是乎，自己沒疑情，就只好拿別人的問題來參，拿現成的話頭來參；而參了老半天，還不覺得相應！ 

世尊從疑而出家，到覺悟的歷程

故要參自己的問題，而非參別人的話頭。我們且以釋迦牟尼佛的出家、修道、成佛為例子，而作說明：

我們都知道：釋迦牟尼佛最初是印度一個小國家的王子，聽說他出生後，就請相師為他算命，竟算出這小孩子將來有可能出家而成為法王。但他父親卻不希望他出家。於是，就把他養在皇宮裡，不讓他跟外界接觸。

但有一天，某些突然的因緣，使他到四城門中去遊歷；竟因此見到「生老病死」的現象。因過去不曾見，所以刺激反比較大。且一問之下，不只那些人會生老病死，且每個人都會生老病死。於是這生老病死的問題，就一直困惑著他：生老病死從那裡來？生老病死可能消除嗎？能消除的方法又是什麼？於是，他回去之後，就一直想，左想右想都想不清楚；最後就乾脆翻牆出去尋師訪道了。

最初修行時，乃是跟著一些外道修定，修到能證得無想定、非想非非想定；於是同門都認定他已成就了。但是，釋迦牟尼佛卻不認為自己有成就，因為不管入什麼定，對他原來的問題都無幫助。他還是迷惑，還是不明白：生老病死從那裡來？往那裡去？於是在求人求不得的情況下，只好求自己了。於是便於菩提樹下發願：若不覺悟，誓不起座。最後，終覺悟而成從古到今唯一的佛陀。

云何欲參禪而無疑情？

很多人想參禪，卻不覺得自己有問題。為什麼會沒問題呢？如真的沒有問題，不就早開悟、早成佛了嗎？故怎麼可能沒問題？

一般人何以不覺得有問題？主要有兩個原因：一是心思一向動盪不安。故雖有問題，卻如曙光乍現，一下子就不見了。有時半夜也想到一些問題，但天亮了，就有很多事情要忙，要上班工作、要照顧小孩、要交際應酬。所以，天大的疑情，也得擱下。故不是無問題，而是問題被太多的妄想、雜念蓋住了。就算偶而出現，也一閃就消失了。

第二是有問題，也覺察到了，但是不敢參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對解決這些問題沒有信心；深怕如果參下去，生活會失常，精神會崩潰。所以，寧可如鴕鳥般地逃避它，當作沒問題。

事實上，每個人都有問題；也因為有問題，我們才來學佛。可是，在學佛的過程中，我們卻把原來的問題，慢慢淡忘了。今天教你念佛，你就去念佛；明天說朝山不錯，就跟著去朝山。似乎每樣法門都不錯，但如真問你：何以不錯呢？也答不出所以然！反倒是把最初學佛的動機給忘了，以至於要參禪，還不覺得自己有疑情。

故何謂「發菩提心」？從疑情而發「求覺悟」之心
於是乎有「疑情」，才是發菩提心的關鍵所在
以上是說，雖大乘佛法再三強調要發菩提心；但菩提心，不是因為別人發了，我就跟著發。而是因為自己有疑情，才能發求覺悟之心也。因此，有沒有疑情？這才是發菩提心的關鍵。

如果沒疑情，而發菩提心；則發菩提心，乃只是想「攀緣」而已！覺得古德都開悟了，故我也來開個悟吧！既以「攀緣心」而求開悟，不著魔才怪！ 

這和以「信願」為前提而發菩提心，表面上似有極大的衝突
然雖有疑情，還必兼有信願，才參得下去
既是講信願法門，又何以強調要有疑情呢？因為信願，主要是謂能發菩提心，而發菩提心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以疑情作動力，才能發菩提心。

表面上，信願與疑情似有衝突。一般人既信，則不疑；既疑，則不信。但事實上，信願跟疑情乃有相輔相成的關係。如剛才說，有些人雖有疑情，但不敢參─因為他沒信心，所以寧可把它模糊掉、寧可逃避它。故要有真正的信心，才敢去挑疑情。也要有真正的信心，才參得下去。

信願的形式有二：
1.必完成覺悟，否則誓不罷休
2.佛陀及祖師們，既已完成覺悟，我也必能完成覺悟
故信願與疑情，主要有兩種關係：

第一、雖已有疑情，但還得發願：一定要完成覺悟，否則誓不罷休。這就像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，發願「若不覺悟，誓不起座」。在發這願的當下，也表示他對能不能覺悟，要有相當的信心。如果沒有信心，你敢發這種願嗎？或準備真永遠不起座了。

我們沒有這種信心，不要說對這次上座覺不覺悟沒有信心；甚至對這一生能不能覺悟都沒有信心。但如沒有信心，這參禪法門就修不下去了。這是第一種信願的型式，較類似於經典上所謂的「獨覺乘」。

第二、我對獨覺雖無信心，但釋迦牟尼佛既已經開悟了，且歷代祖師如達摩、惠能、馬祖等，他們都能開悟，那我也應能開悟。因為他們都已把開悟的法門傳授下來。所以，只要順著佛陀及祖師所教授的方法去努力，那我也應能完成覺悟。這種信願，乃類似於經典上所謂的「聲聞乘」。

這也就說，我強調的不是外求的信願，不是對往生淨土有信願，不是對彌陀接引有信願；而是對完成覺悟有信願也。

小結一
離者，不從世間慈善而奢言利他也

合者，更從疑情的基礎而起信願也
因此於「菩薩道之離合」，首先講到信願的離跟合。離者，就算很多人都說：發菩提心，即是發利他之心。然這利，絕不是從世間的慈善而曰利他，而是當從法益，才能真利他也。

合者，信願一詞雖然很多人都會講、都在講，但很少從「參破疑情而完成覺悟」，來講信願的。但這種信願，才是道心之所在。而一般的信願法門，卻多落於「向外求」爾！故與真正的佛法，乃不太相應也。

慈 悲
慈者，與樂；悲者，拔苦
其次，我們講慈悲。首先對慈悲，作個簡單的定義：慈者，與樂；悲者，拔苦。與樂就是給別人快樂，或者說將快樂與他人分享。拔苦就是幫別人解脫痛苦。所以慈者，也可以說是有福同享，所以到最後是我樂、你也樂。而悲者，卻不是有難同當─你苦、我也苦；而是到最後能讓我不苦，你也不苦。

所以，只是心裡的同情、悲切、憂傷，這不是悲。要能拔苦，才叫做悲。所以得用理智來解決問題，才能真拔苦也。

從中道觀之，必悲智雙運，才能相應於解脫道
也必福慧兩全，才完成於菩薩道
於是在佛法中，有人乃謂：聲聞乘人以偏修智慧法門，故不具慈悲。唯菩薩乘者，才具慈悲。

這種講法有沒有問題呢？當然是有問題。因為如果只有智慧而不具慈悲，便不可能是真正的智慧。反之，若謂菩薩乘者，偏修慈悲。於是不具智慧的慈悲，也不可能是真慈悲，而變成「濫慈悲」，或竟是世間的「鄉愿」而已！

從中觀的角度來看，智慧跟慈悲本是相輔相成的。所以，一個人不僅可以從慈悲入門，也可以從智慧入門；但修到最後，一定得「悲智雙運」，才能真相應於解脫道，也才能真成就於菩薩道。

於是，以悲智雙運故，最後也必福慧兩全。因為，從慈悲心中去拔苦予樂，雖心無所求，也必讓自己的福德愈來愈具足、愈來愈圓滿。這是第一點，智慧跟慈悲是不能偏離的。

慈悲竟成為要脅他人的工具！

故愈口口聲聲，不離慈悲者；骨子裡實愈不慈悲也
可是在佛教社會裡，偏修智慧法門者，其實還是少數；反而是口口聲聲，高唱著慈悲。為何一天到晚高唱著慈悲呢？因為慈悲，卻不是要我去慈悲別人，而是要別人慈悲我也！

如是要自己慈悲，則唯身體力行而已！幹嘛一天到晚講個不停？講到最後，慈悲竟成為「要脅別人」的工具，為什麼呢？法師！你若不怎樣，你就是不慈悲。其實，誰最不慈悲呢？愈口口聲聲不離慈悲者，骨子裡實愈不慈悲也。

故真正的慈悲，應該是拿來策勉自己的，而不是拿來標榜自己，或套牢別人、要脅別人的。然而，就算聲明慈悲，只是用以策勉自己，若不具智慧的話，其實還是有很多問題的。

有的人，自己的修行其實還不到這個程度，但經常刻意地把自己表現成很慈悲的樣子。事實上，這只是壓抑或模仿而已！既從壓抑或模仿而產生的慈悲，如何能長久呢？這是第二點。

五停心觀
貪者修不淨觀，瞋者修慈悲觀，痴者修因緣觀
故慈悲觀者，卻非適用一切人也
第三點，在佛教的「五停心觀」裡，乃謂：貪者當修不淨觀，瞋者當修慈悲觀，痴者當修因緣觀等。

各位是否注意到：是瞋者，當修慈悲觀；而非所有的人，都當修慈悲觀。於是在口口聲聲，勸別人修慈悲的當下，意即你很肯定：確認對方是屬於瞋者哩！

於是以不明白自己的根性故，而無法抉擇有效的對治觀門

甚至，易「順乎自己的習性」，而選擇與己相應的法門

於是乎，乃形成「貪者修慈悲觀，而瞋者修不淨觀」的結局
事實上，我覺得很多人，不只他人的根性不明白，甚至連自己是什麼根性都不明白。由於不明白故，無法抉擇有效的對治觀門。故可能別人教慈悲觀，我就修慈悲觀；別人教不淨觀，我就修不淨觀。

如跟自己的根性不對應，修了無效，還算其次。更嚴重的是，很多人會順著自己的習氣，選擇與己相應的法門。於是乎，就變成「貪者偏修慈悲觀，而瞋者偏修不淨觀」的結局。這愈修，便愈南轅北轍矣！

例如：一個貪者─貪名、貪利，何以會偏修慈悲觀呢？就是為跟眾生多結點善緣：若作生意，才能賺錢。若競選，才有選票。所以偏修慈悲觀的結果，就是讓貪習愈來愈重而已！

然而，很多人無法警覺，反很容易錯認為：我乃大乘根器。故如自己偏向慈悲觀時，絕不能以大乘而自我陶醉。且先當自我反省：是否犯了「貪者修慈悲觀」的痼癖？

以上是講：該怎麼選擇對治觀門。下面再說，慈悲觀的修行方法：

觀 法
若對親善者，作慈悲想；是否犯了「貪者修慈悲觀」的顧忌？

修行方法：首先對親善者，作慈悲想。次對中性者，作慈悲想。更對怨敵者，作慈悲想。

第一種是跟自己比較有親善關係的，比如家屬、親戚，或有相同興趣、相同偏好的朋友。對這些「親善者」，作慈悲想，本來就是順乎人之習性爾！

但這是否犯了「貪者修慈悲觀」的痼癖呢？於是愈修就愈黏黏膩膩地，就愈放不下爾！

如很多居士都會問：「當如何去度我們的家人？」我說：「把他們當眾生看待！」如你老是把他們，當作父母、兒女看待，則親情的結便永不可能消除。如你因放不下，而想去度他，說白一點，你反會被他度去！若能把他們當眾生看待後，便較無負擔矣！

其次是對中性者，作慈悲想。所謂中性者，就是關係不好也不壞的。這是有層次的：先對少數的親善者，作慈悲想。然後再對多數的中性者，作慈悲想。

反之，對怨敵者作慈悲想；是否有「壓抑、造作」之嫌疑
譬如身有膿瘡，而用沙隆帕斯貼之，以為清涼
最後，再對過去有怨仇，或現正敵對者，作慈悲想，這不止不容易。可能還會有壓抑和造作的嫌疑？

因為明明恨他恨得要死，卻還要假惺惺地跟他存好心、說好話，豈非表裡不如一？因為若怨結未消除，而徒作慈悲觀，就像一個人身上已經長瘡了，裡面有膿有血，你卻貼上沙隆帕斯，以為已清涼無事了。其實，瘡患更長哩！

所以在佛教裡，有很多修行方法，我都覺得有問題。為什麼？因為不敢直接面對問題。比如很煩惱，教你念佛、拜佛。念到很專心時，似乎忘了煩惱；但不念時，煩惱又來了。故要能直接去面對問題、解決問題，這才能究竟。

所以，在瞋結、怨結未消除前，只是很努力地去修慈悲觀，短時間或許還有用；但長時間而言，是不究竟的。

然云何能除瞋結、怨結呢？入緣起實相！

諸法相生亦相剋，有利亦有弊
於是乎，如何從根本去消除瞋結跟怨結呢？以我的看法，就是入緣起實相爾！然欲入緣起實相，一般人覺得談何容易，除非菩薩才能入緣起實相。

其實，我說的入緣起實相，卻沒有那麼深。因為從客觀去看，這世間的萬事萬物，甚至人，都是相生相剋的。故都既有好處、也有壞處。

若見其利而未見其弊者，乃起貪心
反之，只見其弊而未見其利者，則起瞋心
但是如我們對某些人，或某些事物，偏向去看它的好處，而未看到缺失；或者看到的好處很多，而缺失只一點點。那我們就容易對這人、這事、這物，產生貪婪之心。

反之，若只看到它的缺點，而未看到優點；或者缺失多，而好處少。那我們就容易對彼產生瞋恚之心。更嚴重的話，還寧可把它破壞、消除。因為看得不夠完整，所以才會有貪、瞋。

因此「貪者修不淨觀」，乃是從多觀察其弊，以制止其貪心
而「瞋者修慈悲觀」，即是多體會其利，以制止瞋心
因此，如何消除貪心？如何制止瞋心呢？最重要的就是能看到整體，是既有利也有弊，有生也有剋。

故所謂「不淨觀」，非狹義地觀一個人生前或死後，身上有種種不淨。而是對人事物，能夠多看到它的缺失。因為如缺失多，優點少，則貪心就會被平衡掉了。

然而這種觀，非純為內心的思惟；而是當深入世間種種相裡去觀察確認。故能從更多的角度切入，才能更寬廣而公正。如個人的視野、經驗不夠，還宜多參考別人的意見。於是，看的面愈寬廣，當然偏差就會更少。這稱為「貪者修不淨觀」。

反之，若是瞋者，則對人、對事，要多觀察到它的好處。同理，這也不是一廂情願地去臆想而已！而是要在現實的觀察、分析中，予以確認。原來它還有種種的好處，於是瞋心、怨心也被平衡了，這稱為「瞋者修慈悲觀」。

所以，如能看得愈深、看得愈廣，心反而能愈平淡。就為看得狹隘、看得偏端，才會起貪瞋之心。

從深入緣起實相中，以除痴；痴既除已，貪瞋亦萎矣
這乃從內而發，與壓抑和模擬者，乃天淵之別也
於是乎，貪瞋只是表相；事實上，痴才是真正的問題。而痴者，乃為無法深入緣起觀，而將一切事相看得很清楚爾！因此，如能從深入諸法緣起裡，去除痴的話；則痴既除已，貪瞋也就跟著衰減了。

這從深入緣起實相中，去消除貪瞋，是從內在自發的，故無壓抑或造作之嫌疑。因此行之既深，智慧愈清朗，慈悲也愈溫潤也。

三種慈
1.生緣慈，2.法緣慈，3.無緣慈
所以，在經典上又講到，慈悲有三種層次：第一稱為生緣慈，第二稱為法緣慈，第三稱為無緣慈。下面我們先解釋：何謂生緣慈？

生緣慈：從緣實體眾生，而發慈悲心者
從看到很多眾生、一個又一個的眾生，乃稱為「實體眾生」。故緣實際接觸到或想像中的實體眾生，而發慈悲心者，則稱為「生緣慈」。

所以，生緣慈的對象，即包括前面所謂的：親善類眾生、中性類眾生以及怨敵類眾生。

法緣慈：順緣起的道理，而發慈悲心者
第二法緣慈者，就是順著法理，而發慈悲心者。所謂法理，乃指「緣起」之理：一切現象都是從種種關係，互相襯托而有的。今天為什麼會有這場法會？雖說來話長，但總括是由很多因緣共同促成的。一切都是因緣所生法，這稱為「緣起之理」。

於是從緣起之理，再推而廣之，則我的因緣中有你，你的因緣中有我。一切人、事、物，都是互相牽連而分不開的。是以一切現象，其實是沒有界限的。於無界限中，從任何一法出發，都可網盡所有的人事物，這即稱為「梵網的無限」。

因此，從互為因緣中，從梵網無限中，就自然能相契於慈悲心。因自利與利他，是相輔相成的；所以不但不可損人以利己，也不必損己而利人。在法的覺悟與修行中，自能相應於慈悲心也。
無緣慈：乃證得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也
無者，謂不作意、三輪體空也
最後，為什麼稱為「無緣慈」呢？為已證得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。如果我們對緣起的道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去觀察、思惟、實踐，到最後就能與之成一體！故能時時刻刻相應於「梵網無限」的境界中。

於是不用再思惟、作意，即能與一切眾生同一覺受，自然能與樂拔苦；且作過後，也不會有任何牽掛，這即稱為「無緣慈」也。

故大乘的慈悲，其乃必從「法緣慈」的基礎，更證得「無緣慈」也
雖大乘再三提倡慈悲心，但很多人所瞭解的慈悲心，其實只是生緣慈而已！這種慈悲，只是人天福德爾！連解脫都不可能，更何況能成佛？因為還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也。所以必從法緣慈的基礎，去證得無緣慈；不僅對象是無限的，心量也是無限的，這才能稱為大乘的菩薩道。

小結二
離者，慈悲之詞，當是用來策勉自己，而非要脅他人
當防犯了「貪者修慈悲觀」的痼癖
合者，從深入緣起實相中，而自相應於慈悲心也
故於慈悲的離合中，首先講到離者：1.慈悲主要是用來策勉自己的，而非用來標榜自己或要脅別人。

2.就修行的對治而言，要警覺是否犯了「貪者修慈悲觀」的痼癖。貪心很重的人，不要說修人天法，到最後還可能落入三惡道。因為如發覺別人跟自己的利益衝突時，瞋心就發了。假善心變成真惡行，云何不入三惡道？

3.不該用壓抑或造作的方式來修慈悲。而是要從深入緣起實相中，自然展現出真正的慈悲心。

以上所說信願和慈悲的離合，還非我獨特的見解。至於智慧的離合，因時間的關係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菩薩道之離合─下
上次所講的菩薩道，於信願、慈悲與智慧中，已講述了信願和慈悲的部分；現繼續講智慧：

智 慧
從經典來看，菩薩道主要是建立在「般若」的知見上
般若，即妙慧，或稱為空慧
從經典看，菩薩道主要是建立在「般若」的知見上。對於這一點，我們首先得講到佛教的發展。

從釋迦牟尼佛於鹿野苑初說法後，直到他圓寂前所說的法，乃稱為原始佛教。由此而結集的經典，最早的稱為《雜阿含經》，後來又有《中阿含》與《長阿含》的結集。事實上，在《雜阿含經》裏並沒有菩薩的稱呼，至少要到《中阿含》以後才有菩薩的稱呼。

這也就說：「菩薩道」的思想是在佛教的開展中，慢慢呈現出來的。在《阿含經》中，即使已提到菩薩道的稱呼；但對菩薩道的理念和修行方法，卻還未說得很具體。一直到《般若經典》時，才對六度萬行的菩薩道，有較完整的說明。這是從經典上去看菩薩道；也是從歷史的演化中來看菩薩道。

法何以空？以緣起故空
所謂「眾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
大家都知道，般若就是智慧，且這智慧還不是世間的世智辯聰，而是「妙慧」也。云何為妙？以空故妙！所以，般若主要是講「空」。法何以空？以緣起故空。然關於「緣起性空」的道理，以前已說得很多，故此不再重述。

云何於空性中，安立菩薩道？

以無自性故，眾生本來無我；於是內得「消融自我」而長養慈悲
既然一切法都是空的，我也空，你也空，一切眾生也都是空。為何能在空性中，安立自度度人的菩薩道呢？

這可就對內與對外來說。首先說對內：以無自性故，眾生本來無我。這無我，非謂其不存在，而是說他不能自生、不能孤立、不能不變。

從緣起法中，確認眾生本來無我後，就能由此而慢慢消融自我。自我消融後，自然能相契於慈悲心也。此於前之「法緣慈」中已述。

以緣起故，諸法無界限；故外能證得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
對外的話，我們也再三說到：諸法既是因緣所生，則法與法間，是沒有界限的。所以我跟眾生，本無界限也；於是能由此證得「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」。故自然能展現出「人飢己飢、人溺己溺」的大悲心。這即前所謂的「無緣慈」也。

所以若謂：聲聞乘人但具智慧，而不存慈悲
這即暗示：說者，乃無智慧也
因此智慧跟慈悲，其實是相輔相成的。我們不能說：小乘只有智慧而不具慈悲，因為如不具慈悲的話，那便不是真智慧。

也有人說：聲聞乘人只證得我空，未證得法空。事實上，我空跟法空也是相輔相成的。故也不可能只證得我空，而未證得法空。同理，這也暗示說者對空未有真正的了解，才會有這樣的偏見。

所以真要相應於菩薩道，一定要理解：菩薩道所依據的原理，乃緣起故空，緣起故無限也。依此自然能打開心量，而步上自覺覺他的菩薩道。這不是情感的牽掛，而是理性的指引。故菩薩道主要是建立在緣起的空慧上。

證空
知空而不證空─今是學時，而非證時
為度眾生故，得「留惑潤生」
怕證得空故，即成灰身滅智與焦芽敗種
可是後來的菩薩道，卻有另一種說法，應「知空而不證空」。本來若已覺悟到諸法是空，則應努力去修，修到使心跟空相應而能證空。

一般眾生有的是不知是空，有的雖知是空，但與空法仍不相應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過去的執著、業障還是很重。故雖能意會眾生本來無我，可是為自己打算的痼習還是很重。如果很重，便是知空而不能證空。如果不能證空，則空的道理對我們的幫助就很有限。故一個修行者，既知一切法空，就要努力修行，使自己身心能夠相應於空的道理。所以不只要知空，而且要證空，才能真斷煩惱、了生死。

後來為何會有「知空而不證空」的說法呢？「今是學時，而非證時。」然學後，不是為了證得空嗎？非也！學者，乃為度眾生也。這也就說「為了度眾生」，故不能證空。因為如證得空性，就會變得不想度眾生。

甚至說：為了度眾生，還得「留惑潤生」。惑，就是煩惱。眾生因為有煩惱，所以才會生生世世不斷地輪迴，不斷地再生。反之，如把煩惱斷盡了，就出三界矣，而不再受生。如不再受生，豈能度眾生。因此為了度眾生，必須受後有！怎麼受呢？留惑，即能受後有也，這稱為「留惑潤生」。

這「知空而不證空」和「留惑潤生」，都是後來才有的說法。但是這種說法我不以為然。因為說這話的當下，有一個背景：就是認為證得空性，就會變成「自了漢」，變成「灰身滅智與焦芽敗種」；而不可能再度眾生。

世尊豈未證得空性？

於是，我們要反問：世尊豈未證得空性？當然不可能未證得空性！以若未證得空性，他便還有煩惱，云何能成佛呢？若已證得空性而成佛，且成佛後還繼續說法度眾生；則證得空性與灰身滅智、焦芽敗種，根本沒關係呀！

諸法本來空，非修證故空
因為「諸法本空，非修故空」。因為這諸法是因緣所生的道理，卻不是佛創造出來的。且在佛還未覺悟前，諸法本來就是因緣所生。這道理本來就存在，佛只是把它覺悟出來而已！既諸法本來就是因緣所生，故其本來就空；你修不修、證不證，它都是空。

如果空的道理，大家不是那麼熟悉，就簡單以「無常」作例而作說明：一切現象本來就是無常的，過去是無常，現在、未來也是無常。不管你已覺悟或未覺悟，已證果或未證果，反正它都是無常的。你執著常見，它還是無常的；你不執著常見，它也是無常的。所以諸法本來就是空的，不是因為我們去修、去證，才變成空也。

因此，所謂證空者，只是內消邪見與業障爾
而外相中，森羅萬象的緣起世界仍將相續不已
然我們為什麼還要去證空呢？因此所謂「證空」者，只是內消我慢與業障而已！因為如未能證空，則我愛、我慢的執著還非常重，不只不能長養慈悲，且還會在很多對立衝突中，增長煩惱業障。所以一定要證空，才能斷除煩惱業障，也才能長養慈悲之心。

故證空，只是純粹地消除內在的執著而已；且外界中，森羅萬象的緣起世界仍將相續不已。所以世尊雖已在菩提樹下證得空性，但這個世界的花還是花，草還是草，眾生還是眾生！哪一點不同呢？煩惱與罣礙的心消除了！現象還是存在，只是觀點不同爾！

有很多人很矛盾：一方面想參禪開悟，二方面又怕開悟後，回家老婆、兒子都不認識了；回到公司後，也什麼事都提不起了。其實哪有這回事！所以證空，不是烏有，不是斷滅；反是證空後，心胸才能更開朗，福慧才能更圓滿，因此也更有能力去度眾生也。

如《中觀》所謂「不生不滅，不常不斷」
故若謂：既證得空性，即成灰身滅智與焦芽敗種
這即是「惡取空與斷滅見」也，還自標榜為大乘？

如《中觀》云：諸法「不生亦不滅，不常亦不斷」。諸法，為何不生呢？我們以「過去無而現在有」者為「生」。事實上，過去不可能全無。就像一個小孩子，從娘胎初生下來時，我們說他生了。但事實上，這小孩子卻非過去無而現在有；因為從輪迴的觀點來看，為有過去的業，才有今世的生也。同理，如一個人死掉了，我們說他是滅；以「現在有而未來無」者為「滅」。其實他只是變成另一個樣子去了，而不可能滅的。

所以一切現象，只會有「由此到彼」的變化，而不可能呈「由無到有」或「由有到無」的變化，這稱為「不生亦不滅」。

更進一步去看，法乃時時刻刻、剎那剎那都在不斷地變化，既不是前後不變，也不會前後脫序。「不常」，是說時時刻刻都在變化。「不斷」，是說前後相續而不會脫節。

因此，不管知空、不知空，證空、不證空，森羅萬象的世界，總是在「不生不滅、不常不斷」的原則下，不斷地變化下去，而不會有止盡的。因此如謂：證得空性，就會灰身滅智與焦芽敗種，這反是「惡取空與斷滅見」。

如果自標榜為大乘行者，竟還有「惡取空與斷滅見」的觀念，那就比聲聞乘人的智慧還不如，何以為大乘呢？這是第一點：證空，絕不會因此而灰身滅智與焦芽敗種。簡單講，證得空性，不會變成不想度眾生，不能度眾生。

亦有謂：聲聞乘人，是自了漢！

諸法既無界限，云何能自了呢？

還有人說：聲聞乘人只是「自了漢」－只顧度自己，而不願意度其他眾生。然從緣起的思想去看，可能「自己了」嗎？既一切法都是沒有界限的，哪可能「自己了」呢？就像大海裡的水，本來都是相通的；若你把這邊的水舀出來，其它的水馬上就淹過來，它可能舀盡嗎？不可能！

同理，如眾生未度盡，則任何一個菩薩、一個聲聞乘人，都不可能劃地自限而單獨解脫。所以，本不可能「自了」的。故如謂能「自了」者，在知見上也是有問題的。

若謂：自了者，是「消融自我」之意，即可也
然如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「自了」，倒很有意思。所謂「自了」，不是只顧自己，而是消融自我。眾生為什麼有煩惱、生死呢？因為不了解緣起，所以執著內在有一個我，故成為生死煩惱的根本。現在既覺悟了，就要把這個我，給「了」啦──就是「消融自我」也。於是既能消融自我，才能相應解脫道，也才能成就菩薩道！
如謂：不能證空而必留惑潤生，則菩薩道便背離於解脫道，
而既背離於解脫道，其又以何而度眾生呢？

我為什麼提出這些問題呢？因為如我們發心修行，修了老半天卻怕證得空性；甚至為了度眾生，還必須把煩惱迷惑留著，這便跟解脫道，完全相違背。既是完全相違背，那菩薩道又要「用什麼」來度眾生呢？

因為所謂「度眾生」者，就是度眾生消除煩惱，度眾生遠離生死。現既不能斷煩惱、了生死；則又要用什麼來度眾生呢？所以這樣的講法，其實是搬石頭，砸自己的腳。

個個奮力於度眾生，唯不願自己被度
請問：究竟度得了誰呢？

這是什麼菩薩道？是山頭主義的菩薩道
於是如果接受了這種思想，就會變成：每個菩薩都非常勤快、非常精進地去度別人，但都不願意自己被度。因為未證得空性，就不可能被度。且又警告被度者：你也不可證得空性。

於是度來度去，究竟有哪個被度了呢？沒有！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算術題，卻只有菩薩道者算不清楚！甚至如有一個人，願意被度了，還得承擔「焦芽敗種」與「自了漢」的罪名。這是什麼菩薩道呢？乃是「山頭主義的菩薩道」。

佛教，剛開始的目標很明確：就是為了證解脫，必先求覺悟。所以，以覺悟為前提而證解脫，便是佛法開門見山的不二宗旨。

然佛教慢慢發展，卻變成「重量不重質」：只是不斷地企圖擴大聲勢，希望接引更多的人來信佛；可是信佛後，卻又不往「覺悟」與「解脫」中去提昇。而只是勸他們修福、布施和接引更多的人來信佛。於是就像老鼠會一般，鼠輩猖狂，佛字沒有一撇。他們到底在忙什麼？乃山頭主義的為名為利而已！

因此，我今天要講的是：菩薩道跟解脫道，其實是相輔相成的，而不是南轅北轍的。如離開解脫道而宣揚菩薩道，到最後菩薩道一定會變成外道。因為如離開知空、證空，便絕不是真正的佛法。

以上是從「般若」的角度，來說明菩薩道。重點是：「既要知空，也要證空」才能成就真正的菩薩道。如果這種說法，還不具說服力；下面再補充「佛性」的觀點。

佛性
佛性本來清淨，佛性本來常存；則雖證空，而不會墮於頑空，
豈必留惑，才能度眾生？
就目前的學術研究來看，「佛性」的說法是大乘佛教第三期才有的。第一期稱為性空學，第二期則是唯識學，第三期才是真如學，講真如心或佛性。然「佛性」的說法，雖在般若之後；但對菩薩道的闡釋，卻有很大的幫助，所以特別再補充「佛性」的觀點。

所謂「眾生皆有佛性」，這佛性要如何解釋呢？每個人都有心，而心都有見聞覺知的作用。然不管所看為何？所聽為何？這都是「相」。而「能了別」的，才是「性」。關於佛性，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沒辦法解說得更詳細。各位如有興趣，可參考《楞嚴新粹》。

總而言之，佛性是性，而不是相。而既是「性」者，即具普遍性與永恆性。性不是內在的，不屬個人的。因為是性，所以是永恆不變的；因為永恆不變，所以稱之為「本來清淨」，稱之為「妙明元心」。

因此眾生即使去修學佛法，而知空證空，也不必擔心會墮於頑空。因為不管怎樣知空、證空，佛性的作用，還是昭然常存的，故不會墮於頑空。所以不必留惑，才能度眾生。

並且因證得空性，更能顯了佛性
如以證得空性，為真空。則顯了佛性，乃妙有
甚至說：眾生雖本具佛性，但因邪見、業障故，而不能顯了。是以必待修行後，慢慢將邪見、業障消除無餘，才能將佛性的功德，完全發揮出來。因此要證得空性，才能顯了佛性。

諸法雖本來是空，但還要去修行，才能證空。眾生雖本具佛性，但還要去證空，才能圓滿。否則雖日用而不知，但這用卻常落於偏端和狹隘；因此還只是凡夫外道。

如能覺悟到佛性，才能使其效用廣大圓滿，而與菩薩、佛的境界相應，故稱之為佛性也。簡言之，佛性與空性是相輔相成的。

如以證得空性，為解脫道；則以顯了佛性，為菩薩道
證得空性，為一切智。顯了佛性，為道種智
以下再補述一些名相的解說：如以證得空性，稱為真空；則能顯了佛性，乃為妙有。如以證得空性，稱為解脫道；則以顯了佛性，稱為菩薩道。證得空性，為一切智；顯了佛性，為道種智。總加起來，就稱為一切道種智。

從證得空性而解脫，這前已申論過了。至於云何顯了佛性為菩薩道呢？因為菩薩，就是菩提薩埵的略稱。而菩提，就是覺悟的意思；佛性的佛，也是覺悟的意思。因此，菩薩道其實就是覺悟之道、成佛之道。菩薩從發心求覺而修行，在修行路上，終使本有的覺性慢慢展現出來；展現出來後，更用以去覺悟其他眾生。故這自覺、覺他的功用，總加起來就合稱為菩薩道。是以乃為眾生皆有佛性，才能修習菩薩道也。

不受後有
不能以「惡取空與斷滅見」，來意會
受者，從心而受。若心無執著，即不受也
在原始佛教中，講到阿羅漢能證得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的境界。於是一般人就以為：他們從此就不再來了。他們到哪裡去呢？當不到那裡去！所以很多人就會用「惡取空與斷滅見」，來意會「不受後有」！

相信各位學佛以來，都知道：佛是不回答有關「十四種無記」的問題。故對於佛滅後是有或無皆不回答。為何不回答呢？因為不管佛怎麼回答，一般人還是習用「邊見」的思想方式，去揣摩佛語，而不能契入「中道見」也。

「不受後有」亦然。雖不能說有，也不能說無。以我的理解：如前已述，所謂證空，乃是消除內在的執著爾；而不妨外在的世界仍五彩繽紛也。因此不受後有的不受，是指「心不受」爾，而非一切境界皆烏有也。

既受者，乃從心而受；故有心、有執著，才有受。如果無心、不執著，即不受矣！如俗謂的：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、聽而不聞。」故一位菩薩雖在生死道中，不斷示現；以心不執取故，還是不受生死也。

後有，凡夫皆以「個體化」的思考方式，來謂有無。

諸法既緣起無限，即不受後有矣！
至於「後有」者：一般人都是用「個體化」的思想方式，去認定有或無。譬如說：花開了，是有；花謝了，則無；有和無的界限，似乎非常分明。但花謝了，還不是無；它只是變成另外一種樣子而已，否則云何結果呢？

以用「個體化」的思想方式，去認定有、無。所以今生既有此生命，即是「今有」；而下生又有生命者，即為「後有」也。

然如透過緣起的智慧去看生命，生命本非個體也；我們生命的存在、變化，都只是法界因緣的部分示現而已。這時既不以個體為我，不以個體為有，即不受後有矣！且這不受後有者，乃謂於頓悟後，即不再受有矣；而非待臨命終時，才能不受後有也。

故不受後有者，即大乘所謂的「無住大涅槃」

以「無住大涅槃」故，能千百億化身
因此，「不受後有」卻非我們想像中那麼神祕、那麼遙遠。甚至從《中觀》「不常不斷」的角度去看，諸法本來就是「不受後有」的。

因此如一修行者，能徹底覺悟：諸法既非常住，亦非斷滅；且心中又沒有任何執著、罣礙，這即是大乘佛法所說的「無住大涅槃」。為何稱為「大涅槃」呢？因為它不是個體的寂靜，而是整個法界都寂靜矣！雖現象仍不斷地示現、不斷地變化，但心卻無受而寂靜爾！

於是乎，更能隨法界的緣，隨眾生的需要，而「千百億化身」也。所以「不受後有」者，是證得「真空」；而「千百億化身」者，即示現「妙有」。

因此我們不要以為：小乘聖者，只能證得「不受後有」的境界；而大乘菩薩才能示現「千百億化身」。事實上，就修證而言，即為已證得不受後有，才能千百億化身也。這也就是要先消除執著、罣礙，我們的彈性、塑性，才能變高。高至無限，即成千百億化身。反之，如自以為我就是如何、如何？愈固定的形象，即愈把自己封閉、僵化了。

這就像水一樣，因為沒有固定的型態，才能隨不同的容器而示現成形。同理，眾生也為「沒有本來面目」，才能或隨業輪迴，或隨修行而漸成就。

小結三
離者，非得留惑才能潤生，也非知空而不證空
合者，般若與佛性，乃異曲而同工。故解脫道與菩薩道，實相輔而相成也
以上講到菩薩道的智慧法門時，我有幾個不同的觀點：

第一、我不以為必須留惑，才能潤生。第二、我也不認同「要知空而不證空」的說法。第三、佛性與般若，乃異曲而同工。因為愈證入空性，才能愈發揮佛性。所以菩薩道與解脫道，其實是相得益彰，而非南轅北轍也。

記得在印順法師書上有個比喻，雖然講的不是很明顯，但我還覺得可以拿來對照說明。他說：解脫道像吃瀉藥，而菩薩道像吃補藥。云何解脫道像吃瀉藥呢？因為得把無明、業障消除了，才能證得解脫。云何菩薩道像吃補藥？因為菩薩道就是得慢慢去積聚福德與智慧的資糧。

至於當先瀉後補，還是先補後瀉呢？這既為病症的不同而有差異，也為每位醫師習用的手法而有不同。但對現代的眾生而言，大部分是吃太多才生病的；所以還宜先瀉後補也。

總 結
佛法，只是一乘教法
世尊於菩提樹下一念頓悟，即成佛也
雖然不易，卻不可能那麼複雜
最後，我們把信願、慈悲跟智慧，作個統合。以佛教最大的特質，就是有「智慧」。因為有智慧，所以能長養慈悲。而為了求智慧，必須有十足的信願才行。所以一以貫之者，乃智慧也。

而於智慧法門中，能一以貫之者：乃以「因緣所生」故，諸法無界限也。從這即可貫穿一切信願、慈悲、智慧諸法門也。

所以我不認為佛法有多複雜。故我們不用去分辨：聲聞乘乃修什麼法？菩薩乘當修什麼法？既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，只一念頓悟，就成佛了。云何會很複雜呢？然佛教又何以變成這麼複雜呢？只為眾生根器不同！

所以我不相信：三乘教法之說。對聲聞乘說「四聖諦法」，對緣覺乘說「十二因緣法」，對菩薩乘說「六度四攝法」。至於天台宗說的「藏、通、別、圓」，不只愈扯愈遠，甚至是愈描愈黑了。

因為如把佛法說得很複雜，到臨場時要用那一套？誰也搞不清楚啊！其實到最後，可能什麼都用不上。因此雖世間作學術研究者，習慣把它弄得愈複雜愈好；但作為修行者，卻應將之理得越簡單越好。事實上，佛教還是越變越複雜了；為什麼呢？為適應不同根器的眾生故！ 

如《維摩詰經》所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
故於原始佛教時，即已有十大弟子等不同的風格
是世尊別說，故成差異呢？

還是為根性不同故，取捨有別？

在《維摩詰經》中有謂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」這句話意思好像是：佛陀乃千面金剛，可以同時對不同的眾生說法，且讓他們能隨類得解，而皆大歡喜。然我的看法，卻非如此。而是佛陀同樣地說法，眾生各隨他們的根器，而有不同的切入點，有不同的解碼方式。

就像我現在說法一樣，其實我只有一種講法。但等一下問每一個人，每個人聽到的卻都不一樣。這不是我故意要讓各位不一樣，而是因為根器不同，自然不一樣也。

所以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」在某方面來講，其實也可說是「眾生隨類各曲解」！因為不可能把佛陀說的法百分之百地接收、消化了，可能有的人得到70%，有的人得到50%。

其實在原始佛教裏，已有十大弟子等不同的風格。譬如阿難是多聞第一，阿那律是天眼第一，優婆離是持戒第一。是釋迦牟尼佛作意要優婆離，成為持戒第一的嗎？不是！是優婆離的根性，而使他成為持戒第一的。是佛陀特別教授舍利弗，而使舍利弗成為智慧第一的嗎？不是！也是因為他的根性，而使他成為智慧第一也。

故十大弟子者，是為世尊別說，故成差異？還是為根性不同，取捨有別？對我而言，寧可將佛法單純化：佛法，只是一乘教法；但為眾生根性不同故，取捨有別。

但根性者，本無自性；故也必將隨著修學的進度，而漸趨向於圓滿。

為眾生根器不同故，而演成印度十八部派，而開創中國十大宗派。如我們只看到宗派的差異，即看不到真正的佛法，而只落在「眾生隨類各曲解」的結局中。

是以要在異中求同，才能參出真正的佛法；也才能作為我們安生立命之憑藉。尤其根性者，就中觀的說法，乃無自性也。就現象的觀察，實偏一邊爾。於是真修行者，就應把狹隘、封閉、偏端的，慢慢開放、調整、統合，而往宏觀、中道、圓滿去提昇也。甚至修學到最後，既證得「不受後有」和「千百億化身」；則那還須要去固守這些差異呢？

總而言之，我今天所講的重點還是歸於一句話：佛法只是一乘法爾！而這一乘，必須深入「緣起」和「佛性」中，才能究竟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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